
提起日本女性，大多数中国读者脑海中

大概会浮现出温柔淑婉的家庭主妇形象。特

别是看过20世纪80年代日本影视剧的中国观

众，多会对清晨手拿公文包在家门口躬送丈夫

上班的日本主妇留有深刻印象。然而，在21世

纪的今天，日本社会日新月异，日本女性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女性形象早已变得复杂和多元。那么，“战

后”以来的日本女性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不同历史时期她们是如何对待婚姻、家庭和

事业的？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她们又

是如何从困境中突围的呢？

从“团块世代”到“平成世代”

如果从时间段来划分的话，从1945年“二

战”结束至今，日本女性形象大致有“团块世

代”“团块次代”“平成世代”三种。不同的社

会发展时期，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人生选择、

人生观不尽相同，女性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时

代风貌和社会特征。

“团块世代”指出生于1947年到1949年

“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这三年日本出生的

新生儿合计超过806万人，构成日本“战后”

巨大的“人口团块”。她们出生于“战后”百废

俱兴的时代，成长于1945年到1955年的经济

复苏时期，并在1956年至1972年日本经济的

高速增长期迎来了青春时代。那是一个日新

月异、蒸蒸日上、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国民充

满自信的时代。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

计划提高了国民收入，早就被称为“一亿总中

流”的庞大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国土开

发计划完善了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产业结

构的不断升级以及技术创新让汽车等制造业

迅猛发展。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日

本GDP超过西德跻身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

都是日本人津津乐道并引以为傲的。

“团块世代”的女性信奉“男主外、女主

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她们将婚姻作为

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当时日本理

想的家庭模型是：工薪族丈夫、专职主妇妻子

加两个孩子。“战后”日本在相当长的一个历

史时期，丈夫作为“企业战士”，为企业全身

心奉献，妻子则承担育儿、家务、护理老人的

全部职责。专职主妇家庭作为标准家庭成为

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基

础。专职主妇群体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

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是通过相夫教

子间接实现参与社会、贡献社会的。

“团块次代”指出生于1971年到1974年

“第二次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这四年间每

年出生的新生儿超过200万。以“团块次代”

为代表的“70后”和“80后”日本女性在年幼

时，日本经济虽已告别高速增长，但仍处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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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的时代。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私家车

和便利店普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

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正式进入了世界最富

有的国家行列。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受教育

程度以及就业率空前提高。与她们母亲一代

相比，她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人生选择更加多

元。80年代，伴随日元升值，日本人海外旅游

兴起，赴世界各国的旅行团里充斥着日本女

性的身影，同时，赴海外留学的日本女性人数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令

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创，之后更迎来了被称为

“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的长期经济不

景气。企业裁员、国民收入减少、消费低迷，

“团块次代”的女性们多多少少体会到繁华

过后的苍凉。她们在求学阶段经历了残酷的

“考试战争”，毕业时又遭遇了“就职冰河

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大部分选择的

是一种“M型”就业模式，即从学校毕业后参

加工作，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

子入小学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模式。

她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梦想也趋于现实，不再

认同学历高、工资高、身材高的“三高男士”，

而是希望找到一个有稳定职业、能做家务、尊

重和体贴妻子的男士。与此同时，即便结婚、

生子也不辞掉工作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导

致双职工家庭在数量上最终超越了专职主妇

家庭。目前，日本社会有相当一部分“70后”和

“80后”女性没有走进婚姻，她们富有才干，

经济自立，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享受着工作带

来的快乐，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对她们而

言，不结婚并不意味着要独身一辈子，但决不

会为结婚而降格以求。 

“平成世代”的女性指的是生于1989年平

成元年以后的女性。进入平成时代，日本社会

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长期低迷，政坛频繁更

替，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家族制度、企业终

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日趋动摇，养老保

险制度漏洞百出，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2011

年的日本大地震及之后的核泄漏，让日本社会

充满了风险和不安定因素。这一社会环境对她

们的恋爱、婚姻和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

的生活方式日益西方化和个性化。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更年轻的

一代选择了更新的生活方式：有沉迷网络，对

动漫、电玩狂热却不擅社交的“御宅族”，有

不上学、不求职、不接受任何职业培训寄生于

父母家的“尼特族”，有做一些廉价又没有发

展前景的兼职或临时工的“飞特族”…… 

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

困境一：白马王子何处寻？

日本社会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

规范意识的束缚越来越少，不再把婚姻作为

人生必需的选择。日本社会对不结婚也持一

种较为宽容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

本男女晚婚或不结婚倾向显著，男女平均初

婚年龄也逐年增长。从男女双方的未婚率来

看，2010年，35岁男性的未婚率为41%，女性

为29%。特别是在一些大都市，结婚适龄期男

女的未婚率更高。

日本年轻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期望值较

高，更尊重自己的内心情感，更重视自己能否

从婚姻生活中得到幸福。她们不想重复自己

母亲所走过的专职主妇的道路，渴望能同时

拥有职业与家庭，但现实中往往是鱼和熊掌

很难兼得，于是，一部分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

权衡中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这些单身女性，

有的为节省租房费用“寄居”父母家，有的不

再对婚姻抱有期待，自己分期付款购买公寓，

为一个人的生活做长期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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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二：非正规就业与贫困化

日本政府出台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法规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就业。但现实生活中，

女性的就业状况仍不容乐观。她们往往在求职

过程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在职场被“玻璃天花

板”阻断了事业的上升空间。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应对经济不景气，纷纷

控制正规雇用者数量，增加了计时工、临时工、

派遣工等非正规就业者，而女性特别是完成了

育儿任务重回劳动力市场的专职主妇往往很容

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非正式工在工资、福利、

升迁等方面都与正式工有很大差距，令受过良

好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女性深感郁闷。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贫困现象日渐浮出水

面。2015年4月，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了

专题片《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该片

将镜头对准了几位深陷生活困境的女性，有的

从早上5点就开始辛苦工作却难以摆脱贫困；

有的经济窘迫，租不起房子只得栖身于网络咖

啡馆……该专题片播出后给日本国民心理造成

了较大冲击。单身女性的贫困最为严峻，日本

总务省的统计显示，单身女性中平均每三人就

有一人陷于贫困，包括离异女性、老年女性和

未婚母亲。单身母亲生活压力大，身心疲敝，苦

不堪言。2014年4月1日，日本的消费税由原来的

5%提高到8%，这一增税举措加大了国民的负

担，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尤甚，特别是那些经济

基础本来就脆弱的母子家庭更是不堪重负。

困境三：在育儿与工作之间很难兼顾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家用电器

的普及，家务劳动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日本

双职工家庭中，妻子承担工作与家务、育儿的

双重职责，负担沉重，心理压力大。丈夫工作

加班多，工作时间过长，对育儿参与程度不

高。再加上日本社会育儿支援体制不完善，托

幼设施不健全，不少儿童到了入托年龄却进

不了保育园，出现“入托难”现象，东京、大阪

等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峻。2016年，一位年

轻母亲为孩子多次申请入保育园被拒，不得

不面临工作、孩子“二选一”的困境。于是，愤

而投书网络，甚至发泄情绪写道“去死吧，日

本”，引起日本舆论一片哗然。

日本政府1991年出台了《育儿休假法》，

旨在保障女职工在休完育儿假后重返工作岗

位，虽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有诸多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面对市场竞

争压力，顾虑产假成本而不愿实施。一些女职

工怀孕后不申请育儿休假而是选择辞职，主要

是迫于企业的压力和氛围。一些已婚的职业

女性不得不在生子、辞职做全职主妇还是不

生子、继续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生孩子而中

断职业对女性的事业不利，也让日本社会劳

动力不足现象更为严峻，同时，不愿放弃职业

而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又势必会对日本

社会的少子化现象雪上加霜。

日本女性的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女性受教

育程度提高，女性参与社会的意识也较以往

有了很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活跃在社会

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女性正在探寻着一种

更适合自己、更能发挥价值的生活方式。

当代日本女性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

呈现多样化特征，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些出

类拔萃的女性。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不

满足于有一份工作，而是把工作作为事业、作

为实现人生价值手段的日本女性。她们关心政

治、行政、教育等领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种

种问题，并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她们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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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边的问题比较敏感，有着强烈的危机意

识。例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老年人护理、

儿童逃学、课堂秩序混乱、欺凌弱者等成为她

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因此，女性在保健、医疗、

福利、育儿等领域的活动参与比较显著。另外，

“在家工作”这一21世纪新型工作方式受到越

来越多高学历、有一技之长的女性的欢迎，有

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兼顾之间的矛盾。

一些专职主妇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家庭

主妇，而希望拥有更广阔的社交空间、生活空

间，希望在社区发挥更大的价值。她们结合自

己的兴趣和才能，参与社区建设，创设非营利

组织，创办自己的小公司，如盒饭中心，为社

区的学校、企业提供午餐盒饭的服务；有的开

办了小型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缓解了社区

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问题；有的创办了废旧物品

再利用中心；有的利用社区空闲的房屋开办亲

子乐园，为年轻母亲的育儿提供各种服务。

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作用。为

了给日本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支撑经济可持续

增长，日本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中明确提

出要建设“让女性焕发光彩的社会”，这指的

就是要最大限度发挥女性潜力。2015年安倍政

府出台的“新三支箭”具体目标是将国内生产

总值扩大到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上升为

1.8、护理离职率降低为零。这些目标似乎都与

女性有关。这就需要日本政府在法律上保障女

性参与社会的权利，创造有利于女性工作的良

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同时要营造男性承

担家务、育儿、照顾老人的社会舆论，给女性提

供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社会氛围。

在日本政府眼中，女性似乎成了日本经济

能否振兴、能否再现活力的关键因素。当人口

数量减少、少子化程度加深的时候，日本政府

希望女性结婚、多生孩子，当劳动力不足、经

济缺乏活力的时候，政府又希望家庭主妇出

来工作，释放潜在劳动力。但如果不能从根本

上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营造男女平等、共同

参与社会的环境，不正视和解决女性面临的

种种困境，“让女性焕发光彩的社会”就很难

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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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爱比父爱更强烈    

              女子生殖投资大，故母爱绝对甚于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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